
人们这样说：毛泽东有两把斧，一是王
震，二是许世友。 这二人比程咬金还程咬
金，比张飞还张飞。

《三国志》论关羽和张飞：“羽善待卒
伍而骄于士大夫， 飞爱敬君子而不惜小
人。 ”毛泽东以此评价王震说：“取两人之
长，去两人之短。 ”

王震将军，湖南浏阳马跪桥人。 小名
王余开，王正林，后改名王震。 父王贵才，
母董其谱，人称“王家老大的堂客”。 将军
出世，始难产，恰雷雨大作，母惊呼，儿啼
哭而出。 故人称其为“雷震之子”。

发生在将军身上的故事，件件精彩，件
件可入戏， 可以这样说， 我军大大小小的
“石光荣”，都是他和许世友亲授的弟子。

有一年，我赴西安，在李若冰的引见
下，去拜访《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 杜
问：“你是铁道兵？ ”我答：“是！ ”杜又问：
“你是王震的士兵？ ”“我的首长的首长是
他的士兵。 ”我答。

杜鹏程笑曰：“将军最有意思。 胡宗南
攻打延安时，他一方面派人阻击敌人，一方
面下河去摸鱼。仗打胜了，通信员来向他报
喜，他高兴地就朝岸上跑，跑上岸才发现裸
身没穿衣服。 哈哈，哈哈。 ”几十年过去了，
杜鹏程提起此事，还乐得前仰后合。

1941年，王震率八路军三五九旅进驻
南泥湾，官兵们一手拿枪，一手挥镐，垦荒
种地，纺纱织布，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
动” 由此开始。 1941年、1942年两年，该旅
开荒种地三十余万亩， 年产粮九百余万
斤。 王震用他和士兵生产的小米，喂饱了
延安，喂饱了革命。 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演
唱的《南泥湾》歌曲，颂其事，扬其名，脍炙
人口，流传至今。

在南泥湾挥镐的王震没忘毛泽东，他
把毛泽东请到南泥湾，让毛泽东饱饮了南
泥湾最南头一个叫九龙泉的泉水。

改革开放后， 九龙泉村的支部书记
说，毛泽东饮过咱们村的泉水，在这里办
个酒厂准发财。酒厂没办多久，便破产了。
王震闻得此事骂：“笨蛋一个，难道毛主席
放屁也是香的吗，一点脑子也不长。 ”

解放战争后期，王震率部进疆，军营中
传顺口溜曰：“抗日战争打硬仗， 南下北返
饿肚肠， 南泥湾里去开荒， 胜利之后去新
疆，成了光棍丢爹娘。 ”王震闻此，笑骂：“妈
巴子的，跟我王震还有找不到老婆的吗？ ”
于是，他向湖南要人，于是，十万湘女进疆。

据云，建国后中央有规定，凡见毛泽
东均不准带枪，唯独王震例外。 毛泽东说：
“王胡子不会害我，除原子弹外，他带什么

都不准阻拦。 ”
1954 年 2 月，王震奉命进京，入中南

海，见毛泽东。毛泽东轻轻转动地球仪，问
王震：“知道叫你进京何干吗？ ” 王震答：
“不知道。 ”毛泽东说：“中国之大，铁路很
少，让你出任铁道兵司令员，给祖国修更
多的铁路。 ”

将军哈哈大笑：“我一定把铁路修到喜
马拉雅山下，到雅鲁藏布江去饮我的战马。 ”

铁道兵组建之初，报社的同志想请毛
泽东主席给报纸题写报头，打几次报告均
石沉大海。 王震知道后，答曰：“此事由我
来办。 ”不几日，将军便拿来由毛泽东亲自
题写的几个报头。 将军说：“主席让我选，
我是个粗人，我哪懂。 最后用哪一个，由报
社的秀才们挑选。 ”

铁道兵修鹰厦时，这支队伍里就是缺
少女人。一位连长没有老婆，王震知道说：
“我放你两个月的假，任务就是找老婆；如
果找不到，我非处分你不可。 ”

中国铁建大院里，一位离休老干部说，
当年为了修建鹰厦铁路， 王震把铁道兵机
关搬到了福建的南平，有一天早晨，王震出
去打溜，溜到了一个连队的木工班里，一位
老战士不认识王震， 当着王震骂王震：“跟
着这个老家伙，只有干活的命，连找老婆的
机会都没有。”王震一吼，我就是王震。战士
吓得直哆嗦。王震说：“你看你这个熊样子，
难怪女人不找你，是个胆小鬼。今天我放你
回家找老婆。 找不到，党内警告处分。 ”

据说，为铁道兵找老婆的事，王震曾
写信给福建省委书记叶飞：“老兄啊，你要
给我一些‘拴马的桩’呀！ ”

叶飞不懂，问：“什么拴马桩？ ”
王震答：“就是动员一些小姑娘到铁

道兵部队来，不然，这些公马驹子可都要
跑了。 ”

不久，成千上万闽东姑娘，乘船沿闽
江而上，来到了铁道兵部队。

铁道兵初进鹰厦线时， 将军来到沙
县，那时部队没房住，又正逢学校放假。 有
人向将军建议， 能否借学校住个十天八
天，等部队设营之后再搬出，既解决了部
队的临时困难，又不误孩子们上学？

王震认为，此建议甚好，由他去向县
政府说明。

王震摸进县长办公室，向办公室的一
位同志说明来意。那人说，县长不在，他决
定不了。 将军只好告退。 在战场上滚过半
生的人，善侦察，遂问他人，人曰：“在办公
室的人，就是县长。 ”

次日，将军再访。适逢县里正在开会，

将军破门而入，怒指县长曰：“我是上将王
震，我以中央委员的名义宣布，现在撤销
你的县长职务。 ”

随后，将军致电叶飞：“你的一位县长
叫我撤了。 ”

叶飞说：“该撤你就撤，我决不护短。 ”
上世纪 60 年代初， 铁道兵文工团创

作员周纲、朱田赴福建，陡产生采访那位
县长的想法。 此时，那位县长已出任三明
行署的副专员。 他对周纲、朱田曰：“我也
是老红军，平时天不怕，地不怕，谁知那
天碰上了‘王胡子’，该我倒霉，他要穿
‘上将服’也不会出事，他穿着施工服，泥
啦巴叽，像个炊事员，我就说了一句假话
骗了他。 ”

贺敬之对我说，由于他写了《南泥湾》
和《白毛女》，将军非常喜爱和看重他。 在
上海，将军让贺敬之给他朗诵《雷锋之歌》
最后几章，当贺敬之念到：

……
快摆开
你们新的雁阵呵
把这大写的
“人”字———
写向那
万里长空……
坐在沙发上的王震激动得离开座位，

高兴地大喊：“好！ 好！ 好！ 我就要组织新
的雁阵，飞赴新疆，这就叫‘征蓬出汉塞，
归雁入胡天’。 ”

贺敬之的夫人，著名诗人柯岩大姐对
我说，有一次她和王震因为一件事辩论起
来，她毫不相让，一句跟一句，一句比一句
更快……

当过王震秘书的郭小川在边上“哎！
哎！ ”地直拦也没拦住她。

王震无可奈何地说：“你这个小同志
为什么不怕我？ ”

郭小川说：“这样才对呀，因为年轻人
也发扬了您的‘胡子精神’呀！ ”

王震一笑：“我这个王胡子，看来今天
还得怕你这个柯胡子了。 ”

王震虽为武夫， 却喜好文化人， 华罗
庚、丁玲、艾青、李四光常与将军有来往。
1957年艾青被划为右派，将军曰：“我要。 ”
将军见艾青，曰：“艾青同志，你好！ ”艾青讷
讷，曰：“我是右派，您不能称我同志。 ”将军
对曰：“你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 是我们国
家的光荣。”是时，将军立于卡车上，对全师
官兵曰：“有个大诗人，艾青，你们知道不知
道？ 他是我的朋友，来歌颂你们，欢迎不欢
迎啊？ ”全场掌声雷动，艾青热泪横流。

将军离开铁道兵时，也挖走了铁道兵
的人才，那些人才不是工程师，不是师长、
团长，而是画版画的画家们。 至今北大荒
版画仍名震画坛。 须知，那是将军引向北
大荒的铁道兵的艺术血脉的延续。

“文革”中，造反派批斗华罗庚。 毛
泽东曰：“华罗庚是王胡子的朋友，要保
一下哟。 ”

柯岩对我说，“文革”期间，她到农垦部
去看大字报。 那里也贴了一张王震写的大
字报，将军说：“你们说我是‘三反分子’？一
点也不假。 我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最坚决的三反分子！ ”

贺敬之曾对我说，“文革”中他去看王
震，将军曰：“你解放了没有？ ”

贺敬之对曰：“没有解放，他们还要再
折腾我……”

王震给他打气：“他们整不倒你。给你
穿小鞋，咱不穿，要穿就穿老红军、老八路
的草鞋！ ”

“文革”中，造反派斗王震，书“贺龙黑
干将”牌子挂脖子上，将军大怒，破口大骂，
取牌摔于地， 以脚踩之， 曰：“老子不挂这
个，老子只挂军功章。 ”有人将此事报毛泽
东，毛大笑，曰：“王胡子赤膊上阵了，谁让
你们惹他？ 他急了，要跟你们拼命的嘛！ ”

吴东峰撰文曰：1975 年， 邓小平被停
职，王震召叶飞、李强等将军说：“我要上
山打游击，你们敢不敢跟我去？ ”又曰：“你
们能带多少队伍，能带多少枪？ ”

吴东峰披露，“文革”中某日晚，江青、张
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于中南海怀仁堂看
内部电影。将映，将军持拐杖闯入，于前排来
回走动，弄得“四人帮”看不成电影。 警卫人
员悄声问：“王老，你找谁？”将军拐杖笃笃敲
地：“那个王八蛋呢？ ”江、张、王、姚哑然。

做了国家副主席之后的某年某月，将
军去八宝山参加某领导的追悼会。 返城途
中，至铁道兵大院门口，突然内急，将军命令
司机：“开大院里去。”进院至楼前，将军入一
楼向右走，直奔厕所。 时有认识者，上前忙
呼：“老司令回来了，我去向领导汇报。 ”

将军笑曰：“别汇报了，我就是回来尿
泡尿。 ”将军又曰：“此楼是我盖的，厕所在
哪里，我清楚。 ”

提起小便，还有一事，值得一提。 1956
年，将军被任命为农垦部部长。 8月，将军
至新疆农垦部队视察。 某师为迎接将军，
建牌楼，扎鲜花。 将军见之，问：“这牌楼能
打敌人吗？能长庄稼吗？能产粮食吗？”后，
将军小解，又见一由新圆木围成的临时厕
所，门旁挂一小牌，上书“首长厕所”。 将军

怒气冲天：“搞这个名堂干啥，难道首长的
尿不臊吗， 我的尿和你们的尿一样！ ”师
长、政委惶惶，派人急拆除。

杨连第铜像落成，十一局为将军寄去
一信，邀请他莅临参加，因忙于国事，他特
派张延忠代他赴襄樊参加仪式。张乃张鼎
丞之女，王若飞之儿媳，王震之干女儿。张
与我同一包厢内， 张曰：“将军接十一局
信，激动得彻夜未眠，总说‘铁道兵没忘记
他，他很想念铁道兵。 ’他为十一局写来贺
信：‘发扬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为祖国
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

1984年， 共青团的一个会议在人民大
会堂召开， 将军扶拐杖上台， 开口曰：“起
立！ ”与会者忙起立。 将军曰：“坐下。 ”与会
者坐下。将军又曰：“起立！ ”与会者再起立。
将军曰：“坐下”，与会者又坐下。 下面窃窃
私语：“打仗出身的将军， 什么都军事化
了。 ”将军在台上笑了：“这个会本来我是不
参加的，胡启立同志让我来，我就来了。 ”与
会者忽然明白：将军的“起立”非口令也，而
是胡启立同志中“启立”二字。 于是，众笑。

1991 年 7 月 6 日， 中国铁道建筑总
公司总经理翟月卿， 党委书记孙有礼突
然接到中办通知：“明天， 王震副主席要
接见你们。 ”

这是铁道兵第一代领导和中国铁道
建筑总公司第一任领导的会见。

次日，翟月卿、孙有礼、陈嘉珍、沈柏
铭四人走进将军的家。

将军问翟月卿：“你们现在住在哪
里？ ”

翟答：“老地方，复兴路 40 号，还是你
盖的那栋办公楼。 ”

将军再问：“我们这支队伍有百万富
翁、千万富翁吗？ ”

翟再答：“现在没有， 将来有没有
不敢说。 ”

将军又问：“你们领导的奖金有多
少？ ”

孙有礼答：“比一线施工的同志少，每
月只有几十元。 ”

将军沉吟片刻，曰：“这就很好，家大
业大，传统不能丢。 ”

翟说：“1985年，北疆铁路铺轨，老司令
登上十五局的铺架机的照片， 在报上登了，
你抱着职工就像抱着孩子一样，‘铁道兵’十
几万人都激动了，都很羡慕，都很想念你，盼
望你再回你的队伍看一看，住一住。 ”

将军眼睛潮湿了，深情曰道：“过去身
体好时，总想回去看看，可是太忙；现在，
想回去，腿脚不方便了。 ”

将军曰：“你们要走出国门，沙特的朋
友， 多次请我去， 这个国家 40 万平方公
里，100多万人口， 要修皇宫、 修公路、铁
路，你们可以带些队伍去，去国外有许多
新规定，我给你们联系。 ”

可惜，那时的将军已重病在身，不久
便住进了医院，“铁道兵”的事，他再也无
法顾及了。

那天，王震说下这样的话：“当年铁道兵
组建的时候， 中央第一代班子是很重视的。
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老总，他们几个
都非常重视，定了我们的班子。 当时决定修
鹰厦铁路，开始说 7年修成，后来定 5年修
成，结果 3年多就完成了。那些转业干部，现
在还在铁路上，当职工是骨干，退休后仍然
是骨干，继承了光荣传统，保持了军队本色，
艰苦创业，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了。 ”

2007年秋，我赴湖南浏阳将军家采访：
“王震故居”是全村最破旧的房子，其弟媳
一人独居其中。 乡人语我：“这不是王震故
居，是其弟王馀美上世纪 50年代所盖。 将
军不认。 ”

吴东峰有文记载，1952 年 10 月，将军
弟弟王馀美致函将军，索资为其母建一栋
“王家大院”。 将军回函曰：“妈妈回家去
住，我负责砌两间房子，也不能靠我占便
宜，更不能靠我耍威风。 我是新疆人民的
勤务员，要拿钱回家砌王家大院，他们要
斗争我，家乡父老要骂我。 ”

吴文又说，建国后某日，将军回乡。 闻
其弟家中的鸭子常吃队里的谷子，无人敢
管。将军即召开生产队会议。会上，将军向
在场的县人武部干部胡世中下令：“中国
人民解放军王震上将命令中尉同志，跑步
到王馀美家捉鸭子，全部交给供销社。 ”

1993年 3月 12日，将军病逝广州。次
日，佛山机场举行隆重仪式，送将军遗体
返京。 将军秘书李慎明说：“将军临终前留
下最后遗墨是：‘向党致敬！ 向人民致敬！
向解放军致敬！ ’”

1999 年 9 月 30 日， 全国报展在军博
举行。《中国铁道建筑报》旁，有文字曰：
“原‘铁道兵’报”。 一位白发将军至展板前
对我说：“你是王震将军的士兵？ ”

我答：“和将军没有直接接触，但我的
首长的首长都是将军的士兵。我们这支队
伍中， 穿过军装的和没穿过军装的人，也
都是将军的士兵。 ”

那位白发将军深情点头曰：“我是原
总政副主任华楠，也是王震将军的士兵。 ”

写于 2009年 6月 24日晚

朱海燕

怎样才能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怎样让共产党员真正成为群众心目
中的旗帜和榜样？十一局集团石（家庄）武
（汉） 客运专线土建 2 标项目经理部党工
委，在组织开展“一个党员一面旗”的活动
中，坚持把好钢用到刀刃上，把“红旗”插
到高地上，让共产党员在关键岗位、急重
任务和危难面前显身手、展作为、作表率，
是不是真金放到火上炼炼看。

在一面面鲜艳“红旗”的召领下，工程
施工呈现一种热火朝天的生动局面，全线
第一个建起的拌和站、第一个拔地而起的
桥墩、第一条贯通的隧道、架起的第一片
900 吨箱梁……都在十一局集团工地诞
生。在建设单位组织的工程进度、质量、安
全等综合评价中，多次名列第一。

急重任务让党员来闯关
如果你要问什么是工程施工最大的

难题？ 可以断言，凡是在施工一线干过的
人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征地、拆迁”。

四公司项目部把这一棘手任务交给
了有 40 年党龄、年近 60 岁的党工委书记
林贵麟。

在四公司项目部的征迁范围内有一
鱼塘，所有权属于黄陂区李集街上古寺村，
承包使用权却属于下古寺村的一位村干
部，两家争得不可开交，公说公有理、婆说
婆有理，扯皮没个完。 但时间不等人，老林
是跑了这家跑那家，跑了村里跑街道，找了
街道找区里。 一大早， 人家办公室还没开
门，老林就坐在办公室门前等着，到了吃饭
的时候，老林“死皮赖脸”地跟着。 有一次，
一位街道办的领导半开玩笑地对老林说：
“干脆， 在我们这里专门给你设立个办公
室，算我们的编外干部吧！ ”老林说：“你们
给我一间办公室，还不如卖给我个人一小
块地？”这位镇领导不解地问：“你这个福建
人在这里买地干什么？”老林说：“我被征地
拆迁工作折磨死了后，就埋在这里算了！ ”
一句话玩笑话，说得这位领导哭笑不得。

去年 11 月底， 就在征地拆迁最紧张
的时候，老林患上了带状疱疹，围腰的带

状疱疹一旦接上头，就会有生命危险。 但
在这关键时刻， 老林不能跟项目部的人
讲，也没时间到医院去诊治。 他只好给老
伴打了个电话。知道老林工作起来不要命
的老伴，赶紧找人用中草药配制了治疗带
状疱疹的药物，连夜乘车从福建老家赶到
湖北黄陂项目部。晚上帮老林洗擦、涂抹，
白天催促他按时吃药， 洗衣刷碗全部包
干，绝不让老林接触冷水。

经过老伴的精心照料，老林终于康复
了；经过老林的不懈努力，在全标段第一
个完成了繁重的征地拆迁任务。 当跨合
（肥）武（汉）铁路特大桥下的 4 个“钉子
户”终于搬迁之后，连建设单位的领导也
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关键岗位让党员来承担
项目施工最棘手的是征迁，最重要的

工作是安全。 因此，十一局集团石武客运
专线项目部，全部安排有一定施工经验和
富有强烈责任感的共产党员来承担。

今年 3 月份， 湖北东部阴雨连绵，
五公司项目部负责安全工作的付朝明和喻
后超都是年过半百的老党员， 对安全工作
始终是提心吊胆、小心翼翼，连睡觉眼都是
睁着的。一天夜里，正在木兰山隧道附近巡
视的付朝明，发现山坡有点异常。如果出现
山体滑坡，隧道口必然会被堵塞，将威胁到
隧道内施工人员的安全。想到这里，他立即
拉响安全警报， 催促在隧道内施工和住在
隧道山坡上的员工赶紧撤离。 当人员和设
备全部撤离之后， 总量达近万方的山体垮
塌下来，将隧道口堵了个严严实实，人员和
设备安然无恙， 大家无不对付朝明赞叹有
加：“多亏老付的火眼金睛！ ”

一段时间，喻后超发现木兰山隧道斜
井的地质由岩石逐渐变为沙土状，便加倍
警觉起来，一连几天都在斜井里“盯”着。
一天早上，正在斜井里巡查的老喻，发现
情况有点儿不对头， 便急忙跑到洞口，阻
止施工人员进洞。

不一会儿，只听隧道里“哗啦啦———”
这是危石塌落在钢拱架上的声音 ；

“嘎嘎嘎———” 这是钢拱架受不了沉重的
负荷，发出痛苦的呻吟……

随着天崩地裂的一声，隧道内几十米
长的一段，泰山压顶般地塌落下来。

险情，对于这个昔日的军人和一名老
党员来说，那就是冲锋号声。喻后超招呼了
一声：赶紧进行支护锚固，防止继续塌方。
他扛起一根工字钢，第一个冲进隧道……

人们见此情景也纷纷跟了进去，钢拱
架又支起来了！尚未散尽的灰尘，像浓雾、
像硝烟，在为鏖战的职工们伴舞鼓劲儿！

危难时刻党员冲在前
今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担负值班任

务的五公司项目部物资部共产党员刘科
顺，警惕地在项目部周围巡视着，他猛然
发现地处项目部后面黄陂区蔡店乡双河
村的山上，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映红了半
个天空。 他意识到山林失火了！

双河村地处湖北省木兰山旅游区的
北部，山火一旦蔓延开来，不仅会使旅游
景区毁于一旦，而且直接影响到双河村村
民的生命安全。刘科顺大喊一声：“同志们
快起来，山林失火了……”

在刘科顺的带领下， 职工们穿过茫
茫夜幕， 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双河村飞奔
而去。

事发地点均为山地，项目部带来的洒
水车派不上用场，刘科顺招呼一部分人迎
着火头，去砍出一条隔离带。然后，自己则
带头冲进火场， 用树枝扑打着熊熊烈火。
不一会儿，手里的树枝也着火了，脸、手被
烤得由红变紫，疼痛难忍，眉毛和前额的
头发也被烧焦了。刘科顺和职工们也顾不
得这么多了， 摔掉树枝脱下自己的上衣，
又与山火“厮打”起来……

不多一会儿，村民和消防队的人员也
赶来了。 经过 4 个多小时的激烈奋战，终
于开出了一条 1 公里多长的隔离带，阻止
了火势的蔓延。

双河村村民的财产保住了，木兰山旅游
景区保住了。村支部书记段胜昔代表全村干
部群众给五公司项目部送来一面锦旗，上

书：“山火无情人有情，筑路抢险为人民”！

公私难以兼顾时党员作示范
“党员自己干得好， 不算好党员，带

动周围群众干得好， 才算真正的先锋模
范”。 这是十一局集团石武铁路项目部党
工委对全体党员提出的要求。 为此，他们
还专门开展了“共产党员身边安全生产
无隐患，工程质量无缺陷，日常生活无违
纪，完成任务无怨言，环境保护无投诉，
履行合同无折扣”为内容的“六无”活动。

今年 6 月， 一公司项目部所担负的
工程任务进入最紧张、最关键的时刻。正
在这时，试验室主任、共产党员毕宝山爱
人要到昆明市某大学读研， 孩子又恰值
由小学升中学之际。试验室只有 3 个人，
本来就人手不够用，自己再离开，工程进
展肯定受影响。 毕宝山是顾了这头顾不
了那头，顾了工作顾不了孩子和爱人。他
考虑再三， 只好劝说爱人带着孩子去读
研，在昆明市为孩子找一所中学就读。

试验室的其他两名职工，见毕宝山一
心一意为企业， 让爱人带着孩子去上学，
也把苦、累埋在心里，起早睡晚、废寝忘
食、千方百计地保证试验任务的完成和混
凝土的供应。

把“红旗”插上高地
———十一局集团石武客专项目部“一个党员一面旗”活动二三事

记者 张荣文 通讯员 束道法

十六局集团三公司工会维护职能，竭诚服务职工，围绕施工生产独立自主开展工作，为企业稳步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该公司
连续三年被总公司评为“五比四创”先进单位、被北京市评为“模范职工之家”。 图为公司工会主席朱煜峰（中）与工会职员一起研究
工作。 董国隆 成海忠 李开平 摄

6月 11日晚 18时 40分， 驻扎在贵州省黎平县贵迷村附
近的十二局集团三公司厦蓉高速公路 AT10标项目部的员工
们，刚刚端起饭碗，突然，不知谁喊了一声：贵迷村失火了！

大家的目光霎时一齐投向 200 米远的贵迷村， 只见浓
烟弥漫，火光冲天。 项目经理赵荣国深知，贵迷村侗族居住
密集，房屋全部为木结构，这样大的火灾若不及时扑救，将
使整个村庄全部烧毁，情况万分危急！

赵荣国立即撂下碗筷， 集合全体人员简单讲明安全注
意事项后，带领全体人员拿着水桶、脸盆、灭火器、铁锹等工
具火速奔赴火灾现场。 同时迅速调集施工队 2 台挖掘机、6
台水泵、120 余人到火灾现场救援。 当惊慌失措、焦急万分
的侗族村民看到这样一支扑火大部队“从天而降”，仿佛找
到了主心骨，村民纷纷加入扑火行列，在赵荣国的统一“指
挥”下，投入到转移老弱人员和财物、挖土填火、抽水浇水灭
火中。由于火借风势越燃越凶，现场弥漫的浓烟呛得人喘不
过气来， 大家就脱掉外衣捂住口鼻冲进火堆， 头发被火燎
了，衣服被弄破了，大家全然不顾，在火灾现场个个都成了
无畏的勇士。

经过 1个多小时的奋力扑救， 两幢已经开始燃烧的木
楼起火点被扑灭，遏制住了火势向整村蔓延的势头。 20 点
10 分，大火被全部扑灭，这次火灾共烧毁木楼 4 间，当地居
民无一伤亡，损失已降低到最低限度。

当黎平县政府人员赶到现场时，被厦蓉高速公路 AT10
标项目部的人员自觉自愿、 在火灾面前表现出来的英勇壮
举所感动， 他们感激地说，“是你们的爱民善举挽救了整个
村庄， 我们代表县政府向 AT10 标和中铁十二局全体人员
表达由衷的感谢和致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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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庆祝祝中中华华人人民民共共和和国国成成立立 6600周周年年

铁兵将军：司令员王震
编者的话：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 在 60 年
的峥嵘岁月里， 中国铁建的前身———铁道
兵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立下不朽功绩。
在庆祝新中国 60 华诞之际， 本报开辟专
栏， 隆重推出一批铁道兵将士和英模的动
人事迹，以飨读者。


